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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在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
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协办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作品研
讨会上，来自全国的 10 位少数民族青年写作者成为主
要研讨对象。他们是照日格图（蒙古族）、苏笑嫣（蒙古
族）、鲍尔金娜（蒙古族）、陶丽群（壮族）、马金莲（回族）、
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维吾尔族）、艾多斯·阿曼泰（哈萨
克族）、陈克海（土家族）、张牧笛（满族）、朱雀（土家族）。
这是中国作协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系列研讨的第三
次会议。与会的专家学者分别就每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进
行了细致的评论，并结合他们各自的创作历程，对每位
青年作家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同时，
评论家们还就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未来发展、少数民族
青年作家创作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以及现实生活与写作
资源之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乡土的深情与挽歌
在对这些年轻作者进行评论时，青年一代对乡土的

倾心描写引起不少评论家的关注。
“我惊讶于一个 1979 年出生的女作家还会如此倾

心地书写乡土，她的年纪接近‘80 后’，写作却具备‘70
后’作家都不具备的一种老派和安分。在《冬日暖阳》中，
她对于耕种节令、农事知识的稔熟，仿佛一名乡镇农技
站的技术员。似乎只要给她几亩土地，她立刻就能够劳
作起来。”在评论家李美皆看来，陶丽群的写作是一种
静水深流式的写作，作为一名壮族作家，她笔下很少出
现“民族”元素，她关注的是土地。

在陶丽群的作品《一塘香荷》《漫山遍野的秋天》里，
都能看到现在很少有年轻人会去关注的“原始”生活。而
她观照乡土的方式，不是一般地回看乡土，而是依然置
身乡土，精神上从未隔断与乡土之间的脐带。她所推崇
的，是与土地同质的厚德载物的传统道德，但对于乡村
人性和世情的观察，并不为一团和气所遮蔽。

李美皆认为，目前的“80 后”、“90 后”乡村青年，已
经对乡村、土地开始淡漠了。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城
乡之间的差别也缩小了。乡村情结很大程度上只是文人
的一种文化想象，与现实的乡村已经没有太大的联系。
陶丽群的乡土小说，有上世纪 30 年代现实主义乡土小
说的扎实风格，她所书写的是现实的而非臆想中的农
村，但她没有能够发掘出新的视角，还是带有一种接近
文人化的挽歌意味。“也许，执著与保守往往是相伴的，
对于土地的执著，导致了观念上的保守。”

1982年生于宁夏西海固的回族青年作家马金莲先
后做过农民、教师和乡镇干部。早年写作都是手写在旧
笔记本上，再修改在稿纸上，然后邮寄。直到考为正式教
师，其生活与写作环境才大有改观。

在白烨看来，马金莲的小说，无论是原来的小说集
《父亲的雪》还是一些短篇新作如《夜空》《柳叶哨》《老人
与窑》《赛麦的院子》《尕师兄》等，写的都是乡土现实、乡
人情性，都是“永远的农事”。但马金莲的农事书写，不仅
与她所属的“80后”不一样，也与那些比她年长的前辈们
不尽相同。“农事”本身并非重点，她多把乡土与农事作
为一种环境氛围，主写它们对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制约与
滋养，以及它在人的青春成长中烙下的种种印痕。马金
莲的小说叙事，大都是童年视角，这种童年视角在以童
稚的眼光看待生活的同时，还暗含了感恩、自省等多重
意蕴。马金莲的小说创作，从视角、人物，到故事、情趣，
都是爱心与善意的天然流露，不事矫饰，自然而然。因
此，她的小说写作，是不折不扣的根源于爱的乡土童谣。

青年作家的活力与局限
在评论家李掖平看来，麦麦提敏·阿卜力孜，一个从

美丽的天山深处走出来的十几岁的学生诗人，在他业已
繁多的诗歌创作中，对现代文明、都市生活、庸人精神世
界以及主体形而上的孤独倾注了几乎所有的诗情。作为
一位还在求学道路上的中学生，麦麦提敏的诗集却名为

《返回》，这种“归隐的情怀”引起了李掖平的研究兴趣。
“在麦麦提敏的大量诗歌中，我们看不到他的家乡、

民族和异域风光，因为这个介于成熟与非成熟之间的极
为敏感的诗人一进入这个世界便被物质的乱象困住
了。‘返回’，正是诗人想返回内心的澄澈与安静”。李掖

平认为，麦麦提敏的诗歌，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抒情性
强，多愁善感本是他这个年龄的诗人的特征。

在分析和肯定了诗人的创作成绩之后，李掖平表
示，期待今后能阅读到麦麦提敏充满异域风情的诗行，
更期待能读到与天山的雪莲、维疆的少女，以及博尔达
峰下苍翠的云杉等相关的诗行。

冯德华认为，作为一个用汉语创作才两年的诗人，
麦麦提敏的诗超越了自身的民族，表达人类共同的情
怀，他的汉语是有生命有内容有质感的。而她担心的是，
年轻的诗人在喧嚣的多元的世界里，会不会丢失自然的
独立的感受存在的能力。

新一代的青年诗人写作早、成熟快、视野广，这是评
论家们在讨论中普遍谈到的感觉。

翻开 1992 年出生的朱雀的诗歌写作履历，正可谓
开始早、成熟快、写作勤与得奖多。评论家周建军认为，
这或许与其自身天赋与良好的教育环境有关，也与近年
重庆和全国加大扶持年轻诗人成长的大环境有关。

周建军认为，作为重庆本土涌现的具有土家族血统
和峡江多元文化浸润的新锐年轻作家，朱雀创作的诗作

《阳关涌现》表达的是一种具有童趣的发现。他的诗歌一
方面以一种“童心”视角来写童趣发现，却又以理性审视
的态度来披露成年人的心理状态。朱雀的诗歌、小说体
现了少年写作如早晨九、十点钟的太阳，有灼热、大气、
阳光的一面。虽然其诗歌的土家民族特点目前尚不明
晰，但长篇处女作《轻轨列车》却体现了巴渝文化的特
点。他希望年轻的诗人以后能深入生活，体验民间文化
精神，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歌和小说。

评论家郭艳认为，当“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
现象渐渐冷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更为平静的心态来看
待这一代人的文学叙事和自我表达。在郭艳看来，1989
年出生的青年作家艾多斯·阿曼泰在文学写作上体现出
多种文化的交融：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体验、双语的互
文实践、寄居地与故乡的对照比较。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艾多斯·阿曼泰说着一口
流利的普通话，这甚至让一些在场评论家感到“遗憾”。
13岁开始写诗、18岁出诗集的经历更让评论家感叹。

郭艳却认为，艾多斯·阿曼泰是幸运的：“一个骑在
马背上的哈萨克少年，漂泊在大都市北京，熟练地使用
方块字，叙写着现代少年心性与无法排解的文学乡愁，
以诗歌或小说的名义在浮世中寻找自己最终的故乡。”

艾多斯·阿曼泰的生存状况也代表了很多在城市长
大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状态，就像郭艳所说，“地域文
化和民族身份的印迹尚沉睡在自我表达的情绪里，依然
有待母语和更多人生阅历的唤醒”，而且因为年纪的关
系，他的小说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叙事过于直白，结构
上的起承转合不够精微细致等等。

对于像艾多斯·阿曼泰这样的青年作家，郭艳认为，
他们应该从青春情绪的书写中走出，进入更为自觉的文
学写作。“青春情绪（包括初恋和爱欲）可能是最初写作
的动因，但是真正的写作必须超越这个层面，进入更为
宏阔的写作视域。欧亚大陆板块的人文地理、突厥语系
和汉藏语系的交融汇聚、民族文化在现代转型期的异质
性……这些无疑都可以进入作者的文化视域，如何和个
体现代性经验契合从而成就一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
作，需要作者思考。才华对于写作者是必须的，但只有具
有和才华相匹配的智识、学养和境界，才能成为大师。”

城市对乡村的回望
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青年作家陈克

海，近年来小说创作成绩突出，其鲜明的楚巴文化交融
写法与现实观照，吸引众多读者和评论者关注。从 2008
年起，他先后创作了14篇中短篇小说。评论家李鲁平认
为，对历史和生活的了解、体验与认知，往往是“80后”
以及更年轻的作家所缺乏的。而陈克海出生于湘鄂西的
山村，又求学工作于都市，既有对大山生活的经验和历
史的积累，也有对现代化都市生活的体验，这是陈克海
独具的创作资源。因此陈克海的小说创作题材领域广
泛，有大山里的生活，也有大都市的生活。而在这些作品
中，作家塑造的人物有农民、都市白领、教师、职业干部
等，显示了作家对生活的熟悉程度和把握能力。而且作

家关注的人物一般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贴近每
个个体感受的人生体验。这些并非宏大的题材，折射出
一个时代在其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鲜活真实的精神
血肉。

李鲁平还谈到陈克海小说在叙述语言上表现出的
“过渡性”特征，“既不是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传统叙事，也
不同于当下的网络叙事，只是吸取了当下时尚的、快节
奏的、简明的叙述方式，以及网络时代的语言元素”。但
他同时谈到，青年作家一定要对网络文化尤其是网络语
言的随意性保持警惕。

评论家宋生贵认为，当下的中青年作家中有不少是
从农村或牧区、林区进入城市，或由小城镇进入大城市
的。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以自己的努力和才情，以及在写
作中以源自故乡的故事与意境获得了城市身份。他们在
创作中往往潜在着乡土精神与城市理念的对冲，种种城
乡的反差形成了精神游移的空间，作品便是此间寻找精
神去向的产物，或是生发于中的内心独白。他们的创作
于千差万别中却有着极为相近的指向，那就是怀恋故
乡、崇尚故乡、诗化故乡。他认为，从照日格图的创作中
即可感受到这样的根性之系，如散文《怀念一垛草》《对
话一条河》等。

评论家兴安认为，照日格图的《怀念一垛草》表现了
蒙古人质朴真实的生活和命运，让人们细致地体会到劳
动中牧人的生活，既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写真，也是人
类精神与诗意的吟唱。而其新作《马莲花开》也有很多诗
化的细节描写与想象，这只有亲身体验并对故乡和草原
葆有深厚情感的人才能写出来。

时间与经验的等待
兴安5年前曾写过关于鲍尔金娜长篇小说《紫茗红

菱》的评论，对她咄咄逼人的才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
提出过一些建议。他把鲍尔金娜的这部长篇定位为是

“有问题的小说，而不是平庸的小说，正如这一代人是有
问题的一代，而不是平庸的一代一样”。几年之后，与鲍
尔金娜同在北京作协当签约作家的兴安又陆陆续续读
了她一些短篇小说，发现她的进步是出人意料的，“我甚
至能从她的写作看到整体‘80后’的蜕变和成长”。他认
为，在鲍尔金娜的《摸黑记》《理发师的演讲》等小说中，
其实是把一个无法构成小说的生活片段变成了小说，这
不能不说是一个叙事冒险，但是她做得相当出色，从此
以后，她可以将任何事情变成小说，并从平凡的生活中
找出文学的诗意。

两年前，兴安还把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包括
“90后”）称为“外星人”，认为他们无所不能、无所顾忌，
令人羡慕。今天，他觉得终于看到他们由以往的年轻气
盛，开始迷茫，或者正在从迷茫困惑中脱颖而出。“相对
我们，他们在孩童时期就可以阅读最好的文学作品，有
些作家还可以比我们更早地接触到外国的最新的翻译
作品，或者直接看外文小说，所以他们在阅读和写作技
术上并不缺乏，缺的恰恰是时间和经验。这对一个年轻
作家的成长非常重要。比如余华，如果没有成名以后几
年的迷茫和反思，他就很难写出《现实一种》和《活着》这
样的力作。”在兴安看来，现在的青年作家，正在等待
时间与经验的积累。

而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很多都市里成长的青年作
家，拥有的是一种封闭的经验，不能理解社会的苦
难，对人类的境遇关注太少，缺乏有效的写作资源。
有些青年作家写作态度也比较自恋。他建议，应该多
读经典作品，学会思考理解丰富的生活，而不是只看
到自己有限的私人生活，只在意自己的小悲欢。

（摄影：王纪国）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少数民
族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党
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部署，大力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充分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增
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繁荣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建设，
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切实保障少数民
族基本文化权益、不断满足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精神
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将“大力发展社会
主义文化”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要求

“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
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党的
十七大提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战
略任务，强调“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
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
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少数民族文化工作
提出了具体要求，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
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表明了党和国家繁荣发
展少数民族文化的坚强决心。

深刻把握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律，加大少数民
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力度。实践证明，坚持从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将少数
民族文化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实行特殊的优惠政
策措施，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
保障。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相继出台《国务院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等法
律法规，云南、贵州、西藏、新疆等地先后出台了地方
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以国家法律法规
为主体、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配套的民族文
化法制体系。同时，先后编制、实施了国家“十一五”、

“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扶持人口较少
民族发展、兴边富民行动、少数民族事业等专项规
划，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
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等专门性政策文件，不断加大支
持力度。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少
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与弘扬，我国文
化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2003年开始实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国家先后公布了三批12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其中少数民族项目有 515项，占项目总数的 42%。截至 2011
年，热贡文化、羌族文化、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迪庆民族文
化、大理文化等5个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先后获批成立。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关系少
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在各级党委政府支持下，广大文艺团体和
各族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描绘时代风貌、反映群众心声、讴歌人民
创造的优秀文艺作品，如反映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天府吉祥》（四
川）、反映生态环境保护的《藏羚羊》（青海）、反映民族地区发展历史成
就的《金色家园》（西藏）等。这些作品生动反映了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成功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科学发展
的伟大实践。各地深入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深刻内涵和宝贵价值，以
民族传统节日、公共文化活动为平台，将热爱祖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等“大主题”转化为“小故事”，充分发挥了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
授知识、鼓舞人心的作用。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提高少数民族文艺创作水平。创作
生产更多的优秀作品，是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各族
群众的迫切要求。国家通过实施“五个一工程”、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
程、重点文学艺术作品扶持工程、优秀少儿作品创作工程等精品战略和
重大工程，鼓励原创和现实题材创作，扶持代表国家水准、具有民族特
色和地方特色的优秀艺术品种，积极发展新的艺术样式。经过努力，涌
现了《云南映象》《中国·撒拉尔》等深受观众喜爱的舞台精品力作，相继
摄制播出《东归英雄》《茶马古道》等一批少数民族题材优秀电影电视
剧，诞生了维吾尔歌剧、花儿剧和新城满族戏等诸多新剧种。国家于
2006 年、2012 年举办了两次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于 2003 年、2007
年、2011年举办了三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 2010年举办
了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同时，全国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的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形成了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
鉴的生动局面。

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
业。保障各民族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
首先，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加快推进西新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基本建成了功能较齐、语种较全、
覆盖面较广的广播影视体系，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覆盖率均超过90%。
目前，民族自治地方有广播电台 73座，节目 441套，民族语言节目 105
个；电视台 90座，节目 489套，民族语言节目 100个。其次，加快实施农
家书屋工程、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逐步形成具
有一定规模、多类别、覆盖面广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新闻出版公共服
务体系。如西藏 2007年启动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截至目前共投入资金
10662万元，建成农家书屋5331个，覆盖92%以上的行政村。此外，民族
地区初步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疆“百日广场文化活
动”、甘肃“千台大戏送农村”、内蒙古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等群众性文
化活动蓬勃开展，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坚持改革创新，深化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改革创新是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民族地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
要求，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以增强公共
服务提供能力为重点推进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
重点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云南、广西等地着力
打造传媒、影视、演艺、出版发行等国有大型文化龙头企业，建设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积极布局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依托
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印象·刘三姐》（广西）、《印象·丽江》（云南）和

《纳西古乐》（云南）、“多彩贵州”等数量众多的民族文化品牌脱颖而出，在
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长期以来，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外交流交往的桥梁和纽带，为世界文明发
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
响力的需要，也是开拓文化发展空间、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加大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力度，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整体
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凸显。国家每年都安排少数民
族艺术团体完成部分重要出访任务，如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参加在国外
举办的中国文化年（节、周）和“感知中国”活动等。中国的少数民族歌舞
艺术、服饰表演饮誉世界，并形成品牌。如以展示中国各民族服饰文化、
歌舞艺术为内容的重点文化交流项目“多彩中华”，已在国外举办表演
和展览活动30多次，累计演出400多场次，对宣传中国民族政策、弘扬
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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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
会、《民族文学研究》 编辑部、西北民
族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
2012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年会暨学
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
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朝戈金在报
告中全面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现
状、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今
天处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族文学
研究在文化大融合背景下面临着许多新
的机遇和挑战，要保持少数民族文学研
究的持续发展，各民族学者必须以更加
博大的胸怀，摈弃狭隘的封闭意识，从

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高
度，群策群力，形成具有强烈时代责任
感和强大凝聚力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队
伍。他认为，出身少数民族的学术研究
学者应该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站在时代
发展的前沿，加强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学
术对话，不断扩大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
影响力。在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我
们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欠缺，诸如神
话、史诗等典型的民间文类，一些与民
族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重大问题，还没
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希望从事民族文学
研究的学者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膀
上，努力开拓新的学术视野，掌握新的
研究方法，努力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
共同开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美好
未来。

梁庭望在发言中指出，少数民族文
学是中华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浩
瀚的中华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不是被
动的存在，而是中华文学重要的动力源
泉。每当中原文化圈的文学苦于寻找突
破的时候往往能够从其周围的文化圈的
少数民族文学中得到助力。在这方面，
西北文化区的民族文学作出了卓绝的贡
献。

王佑夫总结了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
面对民族文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提出民
族文论研究范围和对象应该扩大，要逐
步改变宏观研究主要停留在对民族古代
文论发展历程描述上的格局，进入对民
族文论的文化背景、自身规律、批评方
法、概念范畴、内部结构、民汉关系等
方面的深入系统的探讨。

钟进文对《格萨尔》在土族和裕固
族中的流传变迁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
高人雄对匈奴、氐、羌、羯、鲜卑及西
域诸民族文学予以梳理，并对北朝盛兴
发达的佛教文学的文学性进行了深入探
讨。欧阳可惺认为，在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叙述中，文学想象与社会想象在具体
的文学作品中是以复合的形式出现的，
构成了文学的“象征形式”。

在分组讨论阶段，专家们在民族文
学理论及宏观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文
学、民间文学及民俗学、少数民族现当
代文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
研讨。会议期间，与会的部分专家还在
西北民族大学、甘南民族学院等院校与
青年教师、研究生等举办了专题讲座。

（多洛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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